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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的 12 月初有幸行到仙台 。

从东京坐火车到达仙台车站的时候， 天

色已经擦黑， 气温明显降低， 站台前那

一树火红的枫叶在暮色中熠熠生辉。 第

二天我特地回访， 那枫树在蓝天白云下

愈加亮丽。 如今一想到仙台， 就想到那

树枫叶。 当然， 最怀念的还是鲁迅先生

故居和鲁迅的 “隔代” 故人。

每个到仙台的中国人都会惦记先生

故居 ， 我也不例外 ， 特意留出半个下

午 ， 在明日香寿川 （Asuka Jusen） 先

生的陪伴下寻访了鲁迅旧居和纪念碑。

明日香是日籍华裔， 听说他的舅舅早年

与鲁迅先生有过一些出版方面的工作关

系， 因此对先生的感情也不一般。 鲁迅

先生的旧居是先生当年在学校旁租住过

的小屋， 一座朴素的日式二层木板房，

一层几乎陷于地下， 先生当年居住在二

层。 木屋处在遗世而独立的状态， 四周

的房子都翻新了 ， 从材质到样式都有

变化 ， 唯独这一座与众不同 。 门前有

一块细长型石碑， 刻着 “鲁迅故居跡”

字样， 据说是郭沫若先生的手迹。 初冬

的树干伶仃， 残留的黄枫叶半绕着陈旧

的板房， 清冷孤寂。 我们默默地伫立了

一阵。

随后， 明日香带我们走进了落叶满

地的东北大学。 这所大学的史料馆里特

别设有 “鲁迅纪念展示室”， 可惜时间

晚了无法入内。 不远处的草地上有先生

半身像———标志性的直立头发、 一字胡

须和坦然凝视远方的目光。 旁边也有一

座石碑， 上书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跡”。

晚上去明日香先生家做客， 看到书

架上摆放着的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著的

《吴朗西先生纪念集》， 再和他及友人们

在中文、 英文和日文交错中聊了一个晚

上， 终于深入了解了明日香先生父辈的

故事———跟鲁迅先生真的很有渊源呢。

吴朗西先生 （又名吴文林， 1904-

1992） 是我国著名的编辑、 出版家和翻

译家， 是明日香先生的大舅。 吴先生早

年留学日本 ， “九一八 ” 之后毅然回

国 ， 先担任编辑 ， 1935 年创办文化生

活出版社 （以下简称 “文生社”）， 任社

长， 巴金先生为总编辑。 这个小小的初

生的出版社成为鲁迅先生后期最信赖的

出版社， 两人由此也建立了非同寻常的

友谊。 其实吴先生在 1934 年 10 月就出

现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中 ， 牵线人是茅

盾 ： “吴朗西邀饮于梁园 ， 晚与仲方

（注： 即茅盾） 同去， 合席十人。” 正式

介绍鲁迅先生在文生社出版书籍的人是

鲁迅先生的助手黄源先生 （又名黄河

清 ）， 后者与吴先生在日本时就熟识 。

由此 ， 鲁迅先生翻译的 《俄罗斯的童

话》 （原著高尔基） 单行本由文生社于

1935 年 9 月发行 ， 成为该社出版的第

三本书。 后来， 黄源建议出版的 “译文

丛书” 在原商定好的生活书店出版社遭

遇波折， 索性转由文生社接手， 而这套

丛书的第一部作品就是鲁迅先生翻译的

《死魂灵》 （原著果戈理 ）， 于同年 11

月出版。 由此吴先生、 文生社与鲁迅先

生就直接联系起来了。

在随后不多的日子里， 鲁迅先生在

文生社出版了最后一部作品集 《故事新

编 》， 为 “文学丛刊 ” 第一辑第一册 ，

于 1936 年 1 月出版， 这无疑为该丛刊

奠定了一个辉煌的起点， 最终 “文学丛

刊” 发行 10 辑 160 册， 成为我国出版

史上册数最多的现代文学丛书。 更为难

得的是， 鲁迅先生编印的 《珂勒惠支版

画选集》 缩印本于先生逝世前三天由文

生社赶印出来， 先生非常满意。 这也就

成了鲁迅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此外 ， 先生十分体恤新生出版社的困

难， 于 1936 年 5 月在这里自费出版了

《死魂灵百图》。 可见最后这一年， 吴先

生与鲁迅先生的交往是十分频繁的。

明日香说， 鲁迅先生之所以钟情于

一个新生出版社， 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

就是吴先生之学养品行。 吴先生于东京

上智大学主修德语和德国文学， 对国外

版画和漫画有特殊的爱好， 与鲁迅先生

不谋而合。 文生社由于吴先生和巴金先

生的操持， 充满了人文味道， 超越了商

业性出版社的天然属性， 鲁迅先生甚为

放心 。 最重要的 ， 按照黄源先生的话

说： “吴朗西给鲁迅出书的时候， 绝不

仅仅是为了盈利， 主要的是尊崇鲁迅、

敬重鲁迅……吴朗西和文化生活社是真

正诚心诚意站在文化工作的立场上， 全

心全意为鲁迅服务、 尽力的。 吴朗西是

一个文化人， 他创办的文化生活社， 同

巴金一起编印书籍， 是属于进步文化阵

营的， 在支持文化进步事业上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 上海鲁迅纪念馆中设有吴

朗西书屋， 通过展品可以对吴先生有更

深入了解。

在编印质量上， 吴先生也是精益求

精的 。 出版 《死魂灵百图 》 平装本之

后， 鲁迅先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

在试制 《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样版时，

吴先生提出多种方案， 随时征求先生意

见， 最终使作品完美呈现。 拿到样书第

二天， 鲁迅先生就出门赠送友人， 受了

风寒而气喘复发。 为此， 吴先生自责、

抱憾终生。 从目前留存的 “译文丛书”

看 ， 文生社书籍设计大都是 29 开本 ，

古朴典雅兼方正可爱， 是很多读书人的

心头好。

抗战全面爆发后 ， 文生社移师重

庆 ， 战后重返上海 。 1954 年文生社并

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吴先生担任外国

文学编辑室副主任。 再后来， 新文艺出

版社发展成今天的上海文艺出版社。

明日香先生现为东北大学教授， 著

作等身 ， 且与鲁迅雕像日日相见 。 他

说， 他总感觉到鲁迅先生的眼神是活着

的， 每当他有一点松懈懒惰时， 先生的

目光就会十分严厉 ， 好像看透了他的

心。 迎着这目光， 明日香总想问： 是不

是鲁迅先生您也以这样的目光与我的大

舅吴朗西交流？ 能不能告诉我， 当年你

们有怎样的心情愿念， 你们梦想的是什

么样的社会？

五年已经过去了， 疫情隔绝了我和

友人们的更多交流。 时时想念着仙台的

鲁迅先生旧居、 塑像和故人， 也隔空感

觉着先生既严厉又平静的目光。

也许记忆里最后消失的就是感情和音乐
陈 冲

母亲走了。

接到病危通知时哥哥跟我说 ， 妈

妈等不到你隔离三周后出来了 。 那之

后母亲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坚持了一

个礼拜 ， 也许她在等我 ， 这个想法让

我悲痛欲绝。

最后的日子， 哥哥昼夜陪着母亲一

起煎熬， 几乎没有睡觉。 我在大洋的另

一边无能为力， 我能看见死神穿着黑色

斗篷的身影， 坐在母亲的床边， 我也好

想去坐在她的床边， 拉住她的手。

此生第一个爱我的 ， 也是我第一

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 ， 我却没

有在她身边 。 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

憾中走出来？

母亲在今年二月被确诊为淋巴癌，

我于大年三十傍晚赶到上海。 五月底我

离开的时候， 她挺过了化疗， 病情好转

了不少。 中秋节母亲还跟几位老同学聚

了会， 照片上她笑容满面。 但到九月底

她又因严重感染和轻度心衰入院， 我在

十月初再次飞回上海。 万万没想到我刚

离开她三周， 她就走了。

最后一次跟母亲一起 ， 我们并排

坐在病房里 ， 我在用手机匆匆忙忙给

人回邮件 ， 余光里 ， 我感觉母亲在看

着我 ， 就跟她说 ， 这是工作 ， 我马上

就好了 。 她开始轻轻拍我的腿 ， 好像

在安抚我， 唱起一首摇篮曲： “睡吧，

小宝贝 ， 你的啊妈妈就在身边 ， 梦中

你会得到礼物， 糖啊饼干啊随你挑选，

等你睡了 ， 我就带你去到天宫……”

她拍我的手因风湿性关节炎变了形 ，

却仍然那么温柔 ， 我眼睛湿润了 ， 情

不自禁放下手机跟她一起哼唱 。 这是

我记忆中的第一首歌 ， 我大概三岁 ，

躺在父母的床上 ， 昏暗的光线里母亲

的轮廓模模糊糊 ， 只有她的温度 、 气

息和轻柔的歌声在回旋……那令人迷

幻的时刻， 是我最早的对美的体验。

另一个儿时的幸福记忆是母亲为

我挖耳朵 。 我们坐在大床上 ， 母亲附

在我的身边 ， 一只手轻轻把我耳朵拉

高 ， 另一只手用一把竹制的耳耙子全

神贯注地掏 。 她的动作很轻 ， 弄得我

很痒 ， 但是我无比享受那些时刻她给

我的百分之一百的关注。

后来文革开始了， 母亲变得忧伤，

走过我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我 。 见她

这样 ， 我也会忧伤起来 。 偶尔母亲在

快乐些的时候 ， 会为我和哥哥剪纸 、

叠纸工 、 做动画 。 她会从本子上撕下

一张纸 ， 折叠以后用剪刀剪 ， 再打开

时就出现一长串牵着手的小人 ， 接着

她教我们为小人画脸 、 上色 ； 她会用

纸叠出层出不穷的飞禽走兽 、 桌子椅

子 、 房子小船 ， 再把它们编成奇妙的

童话故事 ； 她还会让我和哥哥把本子

裁成一厚叠两寸的方块纸 ， 她在每一

张上画上一个男孩和一只皮球 ， 然后

拿起那叠纸， 用拇指跟洗牌那样拨弄，

一个孩子在拍皮球的动画就奇迹般地

出现了。

一位母亲过去的同学和同事告诉

我 ： 你妈妈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 ，

她的创造性思维 。 她一分配到教研组

就把 “传出神经系统药理 ” 编成一本

剧本 ， 跟另外一位同学合作拍了一部

动画片 。 因为拍得好 ， 所以后来在全

中国使用 。 也许我长大后对用声画讲

故事的兴趣 ， 就是母亲从小在我心灵

里播下的种子。

我和哥哥都喜欢跟母亲聊天 ， 不

在一起的时候常跟她煲电话

粥。 她会跟我讲正在弹的曲

子或者阅读的书籍 。 母亲的

阅读范围很广， 中文 、 英文

的书都读得很多———从医学

文献到畅销小说， 无奇不有。

父母家中， 有两面墙都是书

架 。 她七十八九岁的时候 ，

读纳博科夫的 《洛丽塔》， 感

到震惊和兴奋， 在电话里感

叹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本

书能够这样写人的本质 ， 这

样写欲望， 人真是一个悲剧

动物啊 。 我听了哑口无言 ，

同时也觉得骄傲———不是每

个人的老妈读完 《洛丽塔 》

都会有这样精辟的评论的 。 慢慢地 ，

随着母亲失忆症的加深 ， 我们的电话

就越打越短， 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问，

你几时回来啊？ 聊了几句后她又会问，

你几时回来啊？

母亲非常期待看见我 ， 尤其是在

她住院的时期 。 但是我在病房陪她

的时候 ， 她常说 ， 你很忙的 ， 快走

吧 ， 不要在这里把时间都浪费掉了 。

我会说 ， 我就是来陪你的 ， 没有工

作 。 她又会突然为我担心 ， 说 ， 怎么

会没有工作了呢 ？ 没有工作你怎么

办 ？ 母亲只要还有一口气 ， 就在为孩

子着想 。 有一次 ， 父亲交完一笔昂贵

的治疗费用后 ， 说起他在用哥哥的钱

付日常生活费 ， 本来神志恍惚的母亲

突然睁开眼睛 ， 严厉地说 ， 你怎么可

以用陈川的钱 ？ 我不要治病了 ， 这样

治疗一点意义也没有 。 父亲说 ， 这是

暂时的 ， 我去了银行就会还给他的 。

她这才放心 。

大约从八年前开始 ， 母亲渐渐失

忆 ， 我就觉得在渐渐地失去她 。 人其

实就是记忆和时间 ， 这两样看不见摸

不着的东西 。 我们吃喝拉撒睡 ， 供养

着躯体， 让记忆和时间有落脚的地方。

老年性失忆是没得治的 ， 我唯有多抽

空回去探望她 。 母亲过 85 岁生日那

天 ， 我和哥哥都在上海陪她 。 我们知

道她最喜欢唱苏联和美国的老歌 ， 就

在手机里放了音乐让她唱 。 母亲乐感

很好， 有一副美丽的歌喉， 85 岁仍然

音准 ， 英文和俄文的发音也字正腔

圆 。 午饭的时候 ， 她完全忘记了上午

唱歌的事 ， 但是那天她一直哼着那些

调子 ， 非常快乐 。 也许记忆里最后消

失的就是感情和音乐。

音乐是母亲与记忆之间的纽带 ，

只要有力气的时候她就不停地唱 ， 二

十年代的爱尔兰民歌 、 三四十年代的

中美流行歌 、 五十年代的苏联歌 、 六

七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歌曲， 她轮番唱。

让我联想到美国电影里看到的 ， 那些

路边咖啡店 、 酒吧或者台球室里的老

式点唱机 ， 你投一枚硬币选一首歌 ，

它就开始唱 。 有几次她跟我说 ， 这支

歌你会的 ， 我们一起唱 。 我说 ， 还是

你唱我欣赏吧 ， 我走音 ， 太难听了 。

她说 ， 这样正好 ， 我们双重唱好了 。

她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我手机里面存有上百条母亲唱歌

弹琴的录像 。 也许我一直在下意识地

企图留住她 ， 或者在为终将的失去做

心理准备。

我打开母亲十五年前钢琴演奏的

录像， 那是东方电视台 《精彩老朋友》

转播的一场钢琴比赛， 评委是孔祥东、

刘诗昆 、 陈钢 、 石叔诚和苏彬 。 初赛

时母亲弹了 《夜莺 》， 总分为 99.256，

决赛时她弹了 《圣母颂 》 ， 总分为

98.866， 得了老年组的第一名。 母亲没

有为任何人表演 ， 就跟在家里弹琴那

样认真和虔诚 ， 只为了自己和上帝 ，

为了欣喜和净化 。 观众的掌声突然把

她拉回现场 ， 评委给分时她腼腆地笑

了 。 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表情 ， 每次我

夸奖她唱得好或者弹得好 ， 她都会这

样脸红地笑 。 最近有人问我对正在流

行的 “少女感 ” 一词有什么想法 ， 人

们是指皮肤的光洁和皮下的胶原蛋白，

可我一听到那个词 ， 马上想到母亲 ，

她那不可腐蚀的纯洁和真 ， 比我见过

的许多少女都更有 “少女感”。

我为了了解母亲的失忆症 ， 买

了一本哥伦比亚大学脑神经专家写的

《错乱的头脑 》 ， 我从书里得知母亲

的失忆是大脑海马体的萎缩 ， 而人的

情绪产生于杏仁核———大脑的另一个

部位 。 但是我更愿意想象 ， 爱和音

乐是储存在海马体 、 杏仁核以外的

一 个 神 秘 地 带 ， 跟 灵 魂 和 梦 在 一

起 。 我更愿想象母亲去了那个美丽的

维度……

……近近远远的记忆围绕着我 ，

像无数个萤火虫在黑夜里闪烁 ， 每一

只都是母亲的灵魂。

眼泪这么滚烫， 文字这么苍白。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胡鲁斯泰的风是魔幻的
查 干

我的家乡四季分明 ， 季节总是依

时而来 ， 从不拖延或者提前 。 它遵守

时序的精确度 ， 令我记忆深刻 。 这或

许 ， 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关 。 我们那个

村子， 据母亲讲， 起初只有几户人家。

四面被苍翠野性的高山围着 ， 中间那

个平川地带 ， 就是我们的生存之地 。

人称 “嘎亥图高勒”， 这句蒙古语意思

是： 野猪河。

一条河流的名字， 成为家乡代称，

想起来很有些意韵 。 童年的我们 ， 都

曾赤条条游于它的清波里 ， 像初生的

婴儿 。 北边的山 ， 高而且险峻 ， 总是

发着青岚色的光 。 它 ， 东西连绵 ， 一

如屏障， 在家乡的上风口巍巍然横着。

它就是大兴安岭支脉的罕山高地 。 有

了它的呵护， 季节的变换便稳定起来，

四季才有四季的样子 ， 不会走样 。 此

言我信 ， 说北方的风 ， 是一匹脱缰的

野马 ， 一日千里奔于浩荡旷野 ， 尤其

到了冬日 。 但到了罕山脚下 ， 便会温

顺起来 ， 变为一匹走马 ， 风势减弱 ，

吹击面颊， 不会那么生疼。 即便如斯，

也改变不了它的魔幻脾性 。 在它的作

用下 ， 山水田野 ， 甚或农家升起的缕

缕炊烟 ， 也都会变幻莫测 。 尤其到了

胡鲁斯泰这个地方 ， 它的魔术 ， 让我

们目瞪口呆。 魔幻与它， 许有约定。

胡鲁斯泰 ， 蒙古语 ： 有芦苇的地

方。 其实， 就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湿地。

村里人叫它胡鲁斯泰淖尔 。 淖尔 ， 即

湖 。 早年的家乡 ， 山高林深 ， 是一片

天然的生态隆盛之地 。 人与禽兽 ， 同

生于此 ， 岁岁年年 ， 相安无事 。 人 ，

亦农亦牧 ， 靠大自然的恩赐生存 。 禽

与兽 ， 不必说 ， 那是它们的天堂 。 因

为它们 ， 是先于人来此地生存的 。 獐

狍野鹿 ， 豺狼野猪 ， 以及山兔獾狐 ，

在这里 ， 都是自由出没的主 ， 因为它

们是原住民 。 更让人眼花缭乱的是 ，

数不胜数的飞禽与昆虫 。 蟒与蛇 ， 常

在你偶然的一瞥中出现 ， 吓得你六神

无主 。 听老人们讲 ， 在宁静的月夜 ，

也可闻虎之啸 、 鹿之鸣 。 我没有听到

过 ， 果真有 ， 那一定是山风传送的缘

故， 因为它们在老林深处， 藏得很深。

家乡的风 ， 属性虽魔幻 ， 然有慈母情

怀 。 尤其到了胡鲁斯泰 ， 随季节而演

变着 ， 慈悲与温情 ， 则是它一贯坚守

的品格。

家乡大野一经立春 ， 虽是冰天雪

地 ， 所流动的寒气里 ， 便有了丝丝缕

缕的温暖气息 ， 那便是春风 。 而在胡

鲁斯泰的冰层下 ， 有什么在开始萌动

起来 。 那一定是新生芦苇小小的 、 尖

尖的角 。 也在此刻 ， 冰层上的白头芦

苇 ， 摇动如旗帜 ， 在风中召唤它的新

生代。 它与冰雪， 一站就是一个冬天，

为的就是来享受这一刻的庄严与喜悦。

春寒料峭说 ， 指的是地面上的寒气 ，

而地底则充满了温暖 。 于是 ， 一切植

物之根 ， 便从僵硬变为柔软 。 伸伸腰

肢， 打打哈欠， 初示它们生命的活力。

而那些冬眠中的昆虫 ， 也开始蠕动起

来 ， 似在谛听地面春风之脚步声 。 此

刻 ， 整个胡鲁斯泰 ， 变得安静 ， 犹如

孕期之母 。 冰面上的纹丝 ， 也由细变

粗 ， 那是春风操弄的结果 ， 在化寒为

暖 ， 让水回归水本身 。 飞禽与走兽的

嗅觉 ， 总是先于人捕捉到春的气息 。

它们接踵来到淖尔边 ， 东张西望 ， 寻

寻觅觅 。 这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信息

传递， 无疑， 是由魔幻的风来完成的。

就连村野上空的炊烟 ， 也由灰暗变为

青蓝 ， 袅袅娜娜地往天空飞升 。 到了

农历三月 ， 家乡阿拉坦山寺脚下的杏

花 ， 就会凌寒盛开 ， 在山野悬起它迎

春的横幅 ， 来迎接春姑之莅临 。 也在

此刻 ， 胡鲁斯泰的寒冰 ， 一夜之间化

为水漪 ， 将萦萦绕绕的水气 ， 推向高

空 。 童年的芦苇 ， 也趁此钻出水面 ，

接受春风之爱抚， 看了让人心生疼爱。

如斯 ， 使整个胡鲁斯泰 ， 变为生动慈

悲的摇篮， 就是由春风来谋划的。

胡鲁斯泰夏天的风 ， 是一坛醇香

的老酒 。 借助阳光之热力 ， 使万物饱

满而多姿起来 。 它野性的醉态 ， 也让

人喜欢 。 所谓野性 ， 就是指所有动植

物不管不顾地拔节生长 、 撒欢飞翔和

爬动寻食的自在形态 。 尤其胡鲁斯泰

的芦苇 ， 基因健壮 ， 生性也粗犷 。 一

到夏日 ， 那些墨绿色的枝枝叶叶 ， 便

毫不相让地夺空疯长 ， 竞技态势十分

撩人。 与其相似的， 还有红柳与菖蒲。

随之而生的还有各样水草 ， 水生花 ，

以及苔藓 。 夏天的风 ， 在胡鲁斯泰 ，

是格外勤奋的 ， 也柔情万种 。 柔柔软

软地吹着 ， 轻似微波 ， 惟恐吹疼了这

些初生生物似的。

这时的候鸟 ， 匆匆自南方飞来 ，

飞落胡鲁斯泰的水面 ， 似游子归乡 ，

振翅撒欢 。 其中 ， 最吸睛的算是长脖

子老等了。 它， 站在水中一动亦不动，

佯作静物模样 ， 等待鱼虾昆虫们接近

嘴边 ， 再一口去啄之 。 猎物 ， 一般很

难逃脱 。 它的捕捉特点 ， 就是耐心 。

我们这些乡野顽童 ， 哪知它的大名叫

做苍鹭 ？ 这名字雅 ， 也讨人喜欢 。 只

是没有长脖子老等这个俗名 ， 说来上

口 ， 亦亲切 。 别看它模样有些笨拙 ，

却都是筑巢高手 。 它的巢是就地取材

的 ， 构思巧妙 ， 手段亦高明 。 它将生

长中的芦苇， 十分巧妙地拼接到一起，

拢成苇头之巢 。 它的蛋很大 ， 发青灰

色 ， 躺在苇窝里 ， 显得无忧无虑的样

子。 芦苇升高， 巢也升高， 高高在上，

很是安全 。 这一筑巢本领 ， 或许为我

们胡鲁斯泰的苍鹭独有。 夏天的湖风，

抚摸似的吹拂着 ， 苇浪一阵接一阵地

掀起 ， 巢却不怎么晃动 ， 或许 ， 其中

有拉索桥的建筑原理在 。 此时的胡鲁

斯泰浓绿如墨 ， 小小野花 ， 以及彩色

的草 ， 在点缀着它的画面 。 有风的时

候 ， 禽类的叫鸣和昆虫们的唧唧复唧

唧， 传得很远， 这即是天籁。 而蛙鼓，

是天籁中的高音 ， 灌得整片的胡鲁斯

泰 ， 满满荡荡 。 夏日的胡鲁斯泰 ， 如

梦似幻 。 风的魔法 ， 使生灵们变得有

趣多姿， 充满活力。

贾岛有诗 “秋风吹渭水 ， 落叶满

长安”。 这是白描， 也是对秋景的高度

概括 。 而胡鲁斯泰 ， 立秋之后 ， 风便

放慢了脚步， 心思亦沉重起来。 苇丛，

一夜之间由绿变黄 ， 芦花白得让人心

惊 。 在秋风的吹动中 ， 摇来摆去的 ，

都是离情和别绪 。 苇巢中的幼鸟 ， 已

经学会了飞翔， 绕着胡鲁斯泰飞呀飞，

是依恋 ， 也是练翅 。 这里 ， 是它们的

生身之地 。 这旷野 ， 这高天 ， 这一汪

湖水， 都是它们所钟爱的， 所熟悉的，

所顾盼的 。 风 ， 依然魔幻着 。 它使胡

鲁斯泰饱满 、 成熟和多彩 。 这是它的

使命， 它把手中的循环棒， 高高举起，

让一切生灵， 依时而生， 亦依时而萎。

更替与被更替 ， 是自然法则 ， 它是使

者 ， 必须遵从天律 。 胡鲁斯泰 ， 渐渐

地沉静下来， 禽鸣与虫声， 日益减弱，

蛙声很远 ， 也有些模糊 ， 连苔藓都变

得苍黄起来 。 胡鲁斯泰 ， 平静地按下

它的休止符 ， 送苍鹭南飞 。 秋风 ， 依

旧魔幻着 ， 但它的咳声 ， 显得有些苍

老 。 它知道 ， 这一切只是循环 ， 而非

消失 ， 可是茫然和不适的心绪 ， 总来

搅动它的宁静。

立冬后的胡鲁斯泰 ， 苇丛萧然 ，

昆虫冬眠， 风变得凌厉。 它驱使冰雪，

来覆盖大地 。 它的魔性仍然未改 ， 使

山川肃穆 ， 让生灵体验生死之考 。 此

刻的胡鲁斯泰很静 ， 静若梦境 。 唯有

芦花 ， 仍然坚持在风中 ， 白得耀眼 ，

白得坚毅 。 冰面雪白 ， 一如月光 。 唯

有野兽的蹄印， 横横竖竖地留在那里，

说明生命的存在 。 村里孤烟 ， 这里那

里 ， 直冲灰蓝色的天穹 ， 似一条白色

生灵 ， 在舞动 。 而 ， 胡鲁斯泰上空旋

飞的， 那一只金雕， 像一片吉祥的云，

在提醒这寂静的旷野： 春， 正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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